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随 着 世 界 新 科 技 革 命 、产 业 革 命

和 军 事 革 命 的 不 断 发 展 ，战 争 形 态 和

作 战 方 式 正 在 发 生 深 刻 变 化 ，具 有 颠

覆 性 的 新 域 新 质 作 战 力 量 不 断 出 现 ，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日益成为重要

作战样式，影响着战争走向。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
作战相伴而生

纵 观 人 类 军 事 活 动 历 史 ，颠 覆 性

与 反 颠 覆 性 作 战 恰 如 一 枚 硬 币 的 两

面 ，当 颠 覆 性 技 术 广 泛 应 用 于 军 事 领

域，助推形成颠覆性作战趋势、深度改

变 战 争 样 式 之 际 ，反 颠 覆 性 作 战 也 就

相伴而生了。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具有历史

性。“颠覆性技术”这一概念，虽是 20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但具有颠覆性作用意义

的技术却一直存在。事实上，人类历史上

的几次重大科技革命，也正是颠覆性技术

出现的高峰期。而在不同时期，重大科技

进步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无一例外

地引发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深刻变

革。正如火器技术、蒸汽机技术宣告农业

时代传统作战样式的终结，雷达技术、火

箭技术、隐身技术、夜视技术推动工业时

代作战样式转型，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定向

能、智能无人、高超声速等颠覆性技术，也

正掀起信息时代作战样式的深刻革命，给

颠覆性作战、反颠覆性作战带来全新机遇

与挑战。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具有相克

性。军事领域从来就充满了攻与防的

辩 证 关 系 ，颠 覆 性 与 反 颠 覆 性 作 战 的

内在联系也暗合这一法则。其相克性

突出表现为三种情况：同向相克，在同

一 发 展 方 向 上 的 竞 争 ，即 你 强 我 比 你

更强，你先进我比你更先进，在扬己之

长中超越对手。如冷战时期美苏导弹

核武器竞赛，从数量竞争到质量竞争，

到 最 后 形 成“ 核 恐 怖 平 衡 ”。 反 向 相

克 ，在 彼 此 相 反 的 两 个 发 展 方 向 上 竞

争，即你强你的我强我的，着眼以己之

优胜敌之优。如冷战时期美国着力发

展 航 母 舰 载 机 制 海 ，而 苏 联 则 注 重 反

舰 导 弹 饱 和 攻 击 ，基 本 形 成 均 势 。 对

向 相 克 ，在 两 个 相 对 的 发 展 方 向 上 竞

争，力求瞄准对手优势中的“阿喀琉斯

之 踵 ”加 以 利 用 。 其 实 ，不 论 哪 种 情

形 ，核 心 理 念 都 强 调“ 致 人 而 不 致 于

人”，力求以能击不能，在实践中构建

非对称作战优势。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具有时代

性。战争形态之所以具有时代性，很大

程度是以颠覆性技术锻造的主导性兵

器 为 标 志 的 。 如 工 业 时 代 的 坦 克 、航

母、战斗机等。这种鲜明的时代性，也

会 直 接 折 射 到 战 争 形 态 和 作 战 样 式

上。工业时代，衡量战斗力强弱的基本

指标主要通过机动、火力、防护等参数

反映。信息时代，尽管上述参数仍具有

重要价值，但战争资源和战斗力生成方

式的变化，强制性推动以信息力为基础

的战略预警力、空天打击力、体系融合

力等成为战争制胜的主导因素。值得

关注的是，颠覆性技术还往往催生新的

战场，营造新的博弈空间。如电磁技术

衍生的电磁空间对抗，信息网络技术引

发的网络空间作战等。

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具有时滞

性。相比于颠覆性技术的蓬勃发展，颠

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往往带有一定的滞

后性，反颠覆性作战的出现较颠覆性作

战会更滞后些。一方面，颠覆性技术从

概念提出、投入应用到发展成熟，可能是

一个较长过程，再到形成一定规模强度

的颠覆性作战更是需要一定时间。如

1944年德国 V2导弹投入战场，但此前德

国在相关领域展开研究已近 20 年。而

导弹的大规模运用、直接影响战局发展，

则要到 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才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反颠覆性作战

往往在颠覆性作战已经初具规模的基础

上发展形成，相比而言前者明显具有一

定迟滞性。如隐形飞机列装部队并投入

战场后，反隐形飞机作战这一概念才正

式提上日程。

颠覆性作战具有改
变规则的特殊优势

颠覆性作战之所以具有“颠覆性”，

是因为其具备撬动甚至颠覆原有战争

游戏规则的能量。可以说，谁在颠覆性

作战上占据先机，谁就能在未来战场早

获得或多获得战场优势，乃至赢得战争

胜利。

战略上的威慑力量。如同颠覆性

技术一举打破传统技术思维和发展路

线，颠覆性作战也以其高度的前瞻性、

创造性，一改传统作战方式，“颠覆”原

有作战体系，具备更高更现实的战略威

慑能力。尤其在战争的规模、烈度有限

的 环 境 下 ，将 产 生 更 加 现 实 的 威 慑 作

用。如无人攻击机的斩首打击、高超声

速导弹的“秒杀”效应等，都将给对手带

来巨大震慑效应。在颠覆性技术的“催

化”效应下，武器装备和作战力量的作

战效能将全面改观，威慑力量、威慑手

段也将呈现出新的特点。正因此，世界

主要大国都在积极研发颠覆性技术，发

展颠覆性作战手段，作为抢占军事博弈

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战场上的碾压力量。战争实践表

明，当一方率先完成军事革命并事实形

成战斗力代差时，对抗模式将迅速发生

质变，颠覆性作战力量将对常规作战力

量构成碾压之势。在颠覆性技术迎来

大创新大发展的重要关头，某种程度也

意味着战争形态将进入另一个高阶时

代。在颠覆性作战支撑下，己方传统作

战力量能够获得更多新域新质力量加

持 ，能 更 加 轻 松 碾 压 对 手 传 统 作 战 力

量，使对手相形见绌甚至手足无措。占

据优势的一方可以轻松地对弱势一方

实施强力打击；而技术弱势的一方，因

为对颠覆性作战的浑然不知，将迅速被

对手击败。

认知上的破坏力量。随着战争认

识程度的深化和科技水平的提升，认知

域对抗已成为继火力对抗、信息对抗之

后，现代战争又一崭新对抗领域。它尤

其强调对敌方认知心理实施强力破坏，

以击垮敌方战争意志，进而夺取战争胜

利。认知域作战通常强调以信息为武

器，通过信息生成、信息传送及信息影

响 等 环 节 促 使 对 手 认 知 心 理 发 生 改

变。以往受条件限制，信息对人的影响

大多是间接、不可控的，其作战效果在

复 杂 激 烈 的 战 场 环 境 中 往 往 很 难 奏

效。颠覆性作战给认知心理带来的冲

击是全面深远的。一方面，随着认知领

域相关研究成果的深化和技术的突破，

新型心理干预武器将逐步投入战场；另

一方面，颠覆性作战在毁瘫系统、定点

清除、瞬时打击等方面具有优势，可以

给敌方造成巨大心理压力，甚至引发敌

方大范围社会恐慌。需要引起关注的

是 ，未 来 以 控 脑 武 器 为 代 表 的 认 知 装

备，将可能具备直接干扰或控制敌方大

脑、干扰影响其认知的能力，不仅能造

成敌方意识混乱，甚至可能会诱导其做

出违背自身利益的行动。

反颠覆性作战需要
综合施策

在加强颠覆性作战研究的同时，世

界主要国家紧盯未来作战需求，都在积

极展开反颠覆性作战探索与实践。

提高敌情获取力。知彼知己，百战

不殆。有效应对颠覆性作战，首先要做

的是全面追踪对手颠覆性技术发展动

向，准确掌握对手颠覆性作战的武器装

备、战法打法，以求扭住反颠覆性作战

制胜关键。尤其要厘清与作战对手相

比，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强项、短处和弱

项；我之长处和强项如何克制敌之长处

和强项，我之短处和弱项如何有效避开

敌之长处和强项等。在此基础上积极

寻求突破途径和方法，以期全面提升反

颠覆性作战应对能力。

提高技术认知力。目前世界主要国

家将颠覆性技术发展作为大国博弈的战

略筹码，强化对以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

新兴前沿技术的跟踪、监测与预警，积极

捕捉、牵引、谋划、推动、孕育颠覆性技术

发展，不断强化颠覆性和反颠覆性作战

所需技术探索研发。应坚持主动跟进、

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提高技术认

知力，防敌实施未知的技术突袭。在此

基础上，注意保持足够的科学理性和高

度的头脑清醒，及时驱散技术迷雾，避免

坠入对手设置的技术陷阱，防止被颠覆、

被忽悠。

提高颠覆性作战力。筹划好反颠

覆性作战，关键在于提升自身颠覆性作

战力。在搞清各方优势与软肋的基础

上，不断提炼打赢颠覆性作战的新理论

新概念，全面提升作战设计能力。重点

发展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并在实践中不

断优化颠覆性作战力量结构编成。发

展颠覆性作战方法手段，在实战化的对

抗演训甚至实战中挖掘和完善新型战

法打法，真正发挥颠覆性作战手段的潜

能威力。加强创新设计，形成自己颠覆

性作战的特色和优势，对冲甚至压制对

手颠覆性打击。

提高临机应对力。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在充满突然性和盖然性的战场

上，反颠覆性作战的任务和类型可能层

出不穷，很多可能不在事先准备的预案

之中。如何应对意外的突袭？这就需

要 强 大 的 心 理 素 质 和 临 机 应 变 能 力 。

在雷霆万钧的紧要时刻，一线指战员需

要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

于左而目不瞬”的定力，控制心态，冷静

应对，这已成为决定作战胜负的关键因

素。同时，迅速准确地判断战场态势，

灵活运用战略战术，以科学的态度和正

确 的 方 法 指 挥 战 斗 ，将 手 中 资 源 和 手

段，以非常规方式、非对称方式加以运

用，抓住敌颠覆性作战的弱点，进而一

击制胜。

关注颠覆性与反颠覆性作战
■许三飞 吴思亮

战术水平主要体现为对战斗条令、

战斗原则的理解领悟和贯彻执行能力。

一般而言，指挥员具备较强的战术水平

和较高的战术素养，在筹划组织指挥战

斗和掌控战斗态势上就更为得心应手。

战争年代，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可以通过

总结实战经验来提升战术水平，而现代

战争条件下单纯依赖实战提升战术水平

并不现实，更加需要平时的学习积累，着

力加强战术水平培养和历练，促进作战

指挥能力水平的提升。

打牢技术基础。研究制定战术，主

要基于对敌我武器装备和战场环境等技

术条件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古今中外

概莫能外。脱离技术、装备和战场环境

的深入细致分析，空谈战术原则，往往会

导致纸上谈兵。“火烧赤壁”“草船借箭”

战术的成功，前提是诸葛亮能“借”到东

风、能算准大雾弥漫，这些都是基于对战

场气象条件的精准预判。再比如，航母

编队作战优势明显、强点突出，但支撑保

障方面始终存在软肋，其作战消耗大，需

要频繁补给，补给时须降低航速，期间舰

载机无法起飞、编队机动受限，难以形成

严密的防御部署。因此，提高战术水平

首先要注重夯实技术基础，研究作战问

题、制定作战方案，强化精算细算，既要

着眼制胜需要，又要确保技术条件满足、

战术可行，要充分考虑装备实际状况、留

有余地，不能仅依据装备设计指标、试验

数据和理想环境满打满算。

深研战斗规律。强化战术意识，提

高战术水平最根本的是要认识和掌握战

斗规律，探寻其中的制胜机理，找到破解

各类作战矛盾问题的“万能钥匙”。相对

于战略思想原则而言，战术理论因时代

发展和武器装备的更新迭代变换更为频

繁，但仍呈现一定的稳定性、继承性、规

律性。机械化战争的核心是“火力+机

动”，追求以物载能、以物释能，战术上讲

求以多胜少、以大吃小、以快制慢。信息

化战争的核心是体系化网络化的作战能

力，追求以网聚能、以网释能，通过建立

“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无缝信息连接，力

争在战斗中先敌发现和实施远距精确打

击。智能化战争的核心是算法，追求以

智驭能、以虚制实，各类智能科技主导战

术运用的特征将更加明显。因此，必须

克服思维僵化，坚持与时俱进，紧盯战争

制胜机理内核规律性，积极学习研究掌

握先进作战理论和高新科技，不断增强

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战术的认知力、创

新力、运用力。

注重作战实验。现代战争，往往首

先在作战实验室打响。作战实验通过创

建可控、可测、近似真实的模拟对抗环

境，把军队逼真地带入战斗情境，量化分

析作战问题。兵棋推演是实现对抗性博

弈、过程性推演、多要素制约、数量化裁

决、精细化导控、复盘化讲评的训练工

具。两者都是和平时期提高指战员战术

水平的科学方法和有效工具。一项战术

是否实用、战法是否可行，在无法通过实

战检验的情况下，往往可以通过作战实

验初见分晓，并以此优化战法、优选方

案，提高训练效益。兵棋推演通过设置

对抗性较强的氛围环境和最大限度模拟

作战对手，使指战员切实感受到战时指

挥决策的压力困难，从而更加全面深入

地思考研究作战问题、更加主动地提升

战术素养。作战实验作为当今时代军事

实践的重要方式，可以从哲学高度把握

战争形态、战争谋略、作战方式、制胜机

理的演变方向和路径，把战术水平培养

推向新境界。

活用战斗原则。战斗原则是军队

领率机关以命令形式明确的、进行战斗

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用最简

洁、最准确的语言总结概括的具有普遍

性的作战指导规律。战斗原则作为从

大量战斗经验教训抽象概括而成的产

物，具有极大的权威性，能够在更高层

次和更广范围发挥指导作用。各国军

队关于战斗原则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

但其精神实质基本是一致的。比如，关

于目标、集中、机动、进攻、安全等原则

要求都是类似的。战斗条令中的诸条

战斗原则既相对独立、有各自特定的适

用性，又彼此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仅仅

遵循其中任何单独一条原则都无法战

胜敌人，需要统筹综合运用。还要看

到，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斗情况千差

万别，需要指战员依据战场形势变化，

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运用战斗原则，临

机调整作战计划方案和灵活组织指挥

作战。在一定意义上讲，战术水平的核

心是“算”，要把任务、敌情、我情、时机、

地形等算明白、研究透，实现遵循战斗

原则与运用谋略策略的高度统一。

找
准
提
升
战
术
水
平
的
路
径

■
李
鹏
程

现代作战，战场空间多维、参战力

量多元、作战行动多样，没有精确有效

协同是难以高效顺畅实施指挥、组织作

战的。指挥员需围绕上级企图、作战目

的，灵活把握作战节奏、科学组织作战

协同，步调一致组织作战行动，从而实

现联合制胜。

确定协同目标。在作战筹划时，要

将作战协同作为实现作战决心的重点

进行谋划，站在全局高度处理作战协同

与其他指挥活动关系，围绕上级企图、

本级决心、作战目标，设计作战行动，找

准具体行动中的谐振点、破解精确协同

中的卡堵点。在此基础上，根据作战目

的、作战样式、战场环境合理确定作战

协同的总目标；并围绕具体作战行动阶

段划分，确定各阶段具体协同子目标，

以目标为牵引确定具体协同方式方法

及相关保障，夯实精确协同基础。

构建动态网系。要打赢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现代战争，缺少作战网络是

不可能的，精确协同必须在动态顺畅、

高效运行的信息网络中进行，尤其是联

合作战中，诸军兵种作战力量信息更加

多元，协同难度加大，必须要重视信息

网络作用发挥。充分利用卫星通信、无

线网络等协同手段，提高协同信息数

量、质量和传递速度，保持协同信息及

时、有效联系协同组织者和协同对象，

支撑作战协同持续有序进行。

查找体系重点。现代作战是复杂

巨系统的运行，而精确协同是实现体系

顺畅运转的“润滑剂”“倍增器”，要根据

具体协同目标确定协同工作重点，确保

作战行动有序。按照“确定目标—分解

目标—查找重心”的思路，采取重心分

析法，对各阶段协同目标进行分析，找

准该阶段作战协同重心，以此为依据确

定工作重点，制定准确具体、配套完善

的协同计划；围绕具体协同计划，细化

各阶段各作战力量的具体任务及行动

重心、方式方法等，并依托大数据、云计

算等手段对协同计划进行验证分析，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确定协同重点。

设计协同动作。高效发挥作战效

能是组织精确协同的着眼点，现代战争

更加强调围绕作战目标、作战时间和作

战进程精确释放作战效能。通过精细

设计作战行动种类、程序和方法，实现

时 间 、地 点 、目 标 及 毁 伤 程 度 上 的 精

确。通过细化分解作战任务，把总的作

战任务分解到各作战力量当中，实现任

务式精确作战。通过细化分解总体战

法，具体设计作战行动，理清各作战力

量在时间、空间上的顺序关系，使具体

作战行动、作战力量围绕战法展开。通

过细化分解配套保障，使保障行动、资

源与作战行动步调一致、协调配合，产

生最优作战效果。

及时调整纠偏。战场情况瞬息万

变，决定了作战协同复杂性、多变性，只

有根据战场情况不断调整，才能实现协

同的精准、快速。任务式协同方式是优

先选择。即在战前着眼最困难、最复杂

局面进行全面预测预想，规划具体行动

方法；战中围绕作战任务，及时研判战

场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准确找出影

响作战任务的关键，主动、适时、适度、

精确和灵活地对协同计划进行修改调

整，及时纠正行动偏差，从而保证作战

方向正确，有效推动战局朝着有利于己

的方向发展。

善于组织精确协同
■高 凯 李治铭

算者，筹码也。故得算多者赢，得

算少者输。古人把它借用在军事决策

领域，并与庙堂决策结合起来称为“庙

算”，“庙”是决策的形式，“算”是决策的

关键。因此，战争指导者只有通过未战

先算、战前精算、战中妙算，始终牢牢把

握战争的主导权，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

战术的合理性，才能保证战之必胜。

先算知机，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导之

权。“凡用兵者，必先自算”。孙子指出，

在战争发起前要通过度、量、数、称、胜五

步算法，做到“称胜”，这充分说明了谋算

先于战而重于战。具体讲，先算就是在

战争发起之前的谋算，先敌一步料敌在

先，体现的是战争指导者要抢占先机预

先谋划，牢牢把握胜战的“机”。先算意

味着先敌谋划。战争指导者必须全面辩

证地分析敌我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

理等情况，在分析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各

种关系中，研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从

中找出内在规律，抓住问题本质，全面、

客观、系统地估计战争发展形势，找出符

合客观规律的正确决策，测算能不能打

赢，对“能不能打”的问题形成正确判断，

不 盲 目 开 战 ，为 先 敌 决 策 提 供 充 分 依

据。先算也意味着先敌筹备。在正确

决策的指导下，先敌做好充分细致的作

战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其次，要选

择一个最佳的开战时机，既要利于我快

速达成作战目的，又要尽可能地降低战

争代价，提高作战效费比。孙膑曾根据

敌进己退的行程时间，算出庞涓“暮当

至马陵”，果断部署伏击，大获全胜。未

来战争充满更多的盖然性和不确定性，

要深刻把握“先知—先算—先胜”这个内

在逻辑，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戒备之心，

装敌在心，察敌在目，做好应对各种危机

和突发事件的准备，顺从天时地利，掌握

时机的变化之道，随机而变、见机行事，

采取有力措施，抓住有利时机，做到一击

制敌。

精算定形，科学制定胜敌的神妙

之谋。精算是“庙算”的核心要求，《孙

子兵法》“军形篇”对如何采取有效手

段 形 成 优 于 敌 的“ 形 ”作 了 详 尽 的 论

述 ，告 诉 我 们 要 在 战 争 行 动 发 起 前 形

成必胜之“形”。其中最关键就是精算

“五事七计”，既要精算敌我兵力数量、

能力强弱、物资储备等战争硬实力，也

要精算敌我战争道义、天时地利、将帅

素 质 等 战 争 软 实 力 。 通 过 计 算 ，辅 助

战争指导者对“打多大”“怎么打”等问

题 形 成 正 确 判 断 ，制 定 相 应 的 战 略 战

术 ，进 而 提 高 打 赢 战 争 的 可 能 性 。 黄

桥 战 役 中 ，粟 裕 通 过 精 算 选 择 了 精 准

出击时机，将敌一举歼灭，取得了黄桥

战役的彻底胜利。未来信息化战争节

奏快，战机稍纵即逝，而且海量信息造

成战争“迷雾”更浓，“诡道”更深，算的

难 度 和 深 度 可 想 而 知 ，指 挥 员 更 要 掌

握 大 量 翔 实 的 情 报 信 息 ，准 确 地 把 握

战机、准确地对战争进行预测、准确地

对 战 争 的 诸 多 因 素 进 行 判 断 ，运 用 大

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通过精查、精算、精评，算好时空账、目

标账 、火力账 、频谱账和保障账，确保

最 佳 资 源 配 置 和 最 小 作 战 损 耗 ；做 到

“形人而我无形”，拨开战争的“迷雾”，

识破敌之“诡道”“诈形”，准确判断敌

之 真 正 意 图 ，从 而 有 针 对 性 地 谋 划 克

敌之良策，隐我之“真形”，达成制敌而

不受制于敌。

妙算造势，灵活运用胜敌的奇正之

术。“势”，指根据一定客观作战意图部

署兵力和掌握运用作战方式方法所形

成的一种客观作战态势。《孙子兵法》有

云，“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其势险，其

节短”，“出奇”求“势”，“战势不过奇正，

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庙算之后，战

争决策已定，就要立足于现有的力量条

件，发挥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努力营造

于我有利的战场态势，聚力蓄势、避强

击惰，造成“以碫投卵”之势，“攻其无

备，出其不意”，从而达成在战场上的优

势、胜势。刘伯承元帅就深谙其道，为

了说明用兵打仗必须强势缩节，他曾引

用过兵法中“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

千仞之山者”之言，并在丰富的战争实

践中屡屡巧妙用兵，以少胜多。未来战

争，信息与智能技术广泛运用，让战场

变得越来越透明，隐蔽企图、以奇制胜

的难度越来越大，但“奇”作为作战指挥

艺术的有效呈现，目的在于求得奇袭之

效，使敌惊骇震撼，而我则收“胜于易

胜”的效果，仍然不失为一剂赢得战争

的“良药”。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根据

战场之变，临机活算作战体系强弱、战

场容量与兵力密度、兵力与保障需求、

行动持续时间、战场环境影响等，掌握

战场实时态势，正确判断变之根源，准

确判明变之利害，精确找到敌之要害，

主动因时因势、随机应变、变害为利、以

变制变，实现“乖其所之”“避实击虚”，

达成胜敌之奇效。

用“ 善 算 ”赢 得“ 庙 算 ”
■陆 锋 刘志超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增加新域新
质作战力量比重。近些年来，世界军事大国纷纷以颠覆性
技术为基础打造装备体系、组建作战力量、创新作战概念，
以期在未来战争中抢占制胜先机。面对扑面而来的颠覆
性技术浪潮，惟有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在准确把握颠覆
性作战与反颠覆性作战辩证关系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力
措施，方能挺立时代潮头，始终占据战略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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